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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mmary
堆放一些还未发布的草稿,并非完整版本❗️测试版❗️放哪一章都有可能
Chapter 1
Chapter Summary
成人礼将近,阿妮亚的神格开始失控,维奥隆尼尔的星藤却比主人更早认清了方向:它们越过长廊与穹顶,执拗地开向闪电宫。
达米安·德斯蒙德则在做相反的事。他成为王储之后开始后退,试图把她还给所谓“自己的未来”。
直到那个夜晚,封存数百年的星室重新开启。旧日战火、华纳海姆的王族护符与被隐藏的身世同时苏醒,而梅琳达终于说出了那句足以改变他们关系的话。
血缘退去以后,他们之间还剩下什么?
注:本文是正文的第三章。
阿里阿德涅之线
Dawn of Faith
Eternal Eclipse
✧点 击 查 看 本 章 诸 神 谱 系✧
✧ 诸 神 谱 系 ✧
The Divine Genealogy
众神之父
Donovan Desmond
多诺万·德斯蒙德
王权、战争、律法与旧盟之神
他坐于金宫最高的王座,目光越过彩虹桥、英灵殿与九界边境。长矛、神谕、誓卷与征伐皆在其掌中,他以雷霆般的铁律维系阿斯加德的秩序,也曾在华纳海姆的风雪里抱回一枚足以改变九界命运的星辰。
众神之母
Melinda Desmond
梅琳达·德斯蒙德
婚姻、庇护、月辉与秘仪之神
她以银白冠冕立于金宫之侧,温柔如月光照拂花枝,沉静如神殿深处封存的誓言。她掌管母性、庇护与王族秘仪,在诸神看不见的地方,以爱、沉默与秘术守住阿斯加德最危险的秘密。
✧
众神之父长子、阿斯加德王子
Demetrius Desmond
德米特里厄斯·德斯蒙德
命运、符文与古老预言之神
他远离王冠,亲近命运之井,能读懂伊格德拉西尔根须间被岁月封存的文字。诸神说他有一双望向未来的眼,却很少有人知道,他沉默之处,往往正是命运开始转向之地。
✧
众神之父次子、阿斯加德王储
Damian Desmond
达米安·德斯蒙德
雷霆、战争、誓约与王权之神
他生于风暴与铁律之间,肩负阿斯加德未来王座的阴影。北境诸军以他的剑鸣为号角,霜巨人闻其雷霆而退。诸神称他为金宫最锋利的王子,战场上的雷霆,誓言中的守护者,也是终将承受王冠之重的未来神王。
众神之父长女、阿斯加德公主、华纳神族血脉
Anya Desmond
阿妮亚·德斯蒙德
星辰、心语、花与生机之神
她行过之处星藤复醒,花枝低垂,沉睡的春日自石缝间重新生长。她能听见诸神深藏于心的秘愿,也能在命运暗流中捕捉尚未成形的回声。金宫称她为最受宠的星辰,九界却迟早会明白,她亦是能照见谎言与旧血的神女。
✧
Becky Blackbell
贝基·布莱克贝尔
爱与美之神
阿妮亚最亲密无间的挚友,拥有一双洞悉情愫的眼。九界中一切隐秘的爱意都无所遁形,而她作为最敏锐的旁观者,总能在恰当的时机,为未曾宣之于口的悸动点起微光。
"Sverð ok stjörnur, blóð ok aska — þetta er sagan sem Nornir spunnu."
达米安·德斯蒙德成为王储后的第三十七天,维奥隆尼尔开始出现一种颇有政治意味的怪病。
最先发作的是寝殿西侧的星藤。它们原本沿着月石窗棂生长,枝叶细密,花期由阿妮亚的心情决定,向来对季节与神官编订的园艺法典缺乏敬畏。
那天清晨,负责侍弄花枝的女官刚把窗推开,沉睡了数百年的银绿色藤蔓便从墙缝深处钻出,越过露台、柱廊与穹顶,径直缠住通往闪电宫的廊桥。等掌礼官带人赶来,长廊已经开满白色花朵,花冠整齐朝向西北,场面庄严得像某种神谕,又很像整座公主殿在替主人进行缺乏体面的单相思。
“把它们剪掉。”阿妮亚站在露台上,披着尚未系好的晨袍,面无表情地作出决定。
女官们看着那些由神格催生的花枝,谁也没敢动。维奥隆尼尔的植物与小公主脾气相通,剪错枝条未必会遭报复,然而它们很可能在夜里重新长出来,再顺便把剪刀埋进花盆。掌礼官斟酌片刻,谨慎建议道:“殿下,也许您可以先让它们换个方向。”
阿妮亚抬手按住藤蔓。星辉的印记在掌下游过,花冠迟疑着转向神后殿,没过多久又顽强地扭回闪电宫。她与它们僵持半刻,终于松开手,觉得成年之前便开始遭到自己的神格背叛,多少有损王室威严。
这已经不是近来发生的第一桩异样。她睡着时会梦见从未去过的森林,树木高得看不见顶,夜空垂在湖面之下,银色花枝从水中升起,醒来后,掌心常残留陌生的纹路。
心语术的影响范围也在变强,过去那些零碎声音仿佛被人推开了门,甚至会裹着旁人的情绪闯进她身体。宴厅里的奉承让舌根发甜,侍女隐秘的委屈会在胸口留下酸意,某位老神官面对多诺万时想着午餐的烤肉,她竟能同时感到饥饿与对神王的恐惧。
阿妮亚·德斯蒙德活了几百年,头次发现他人的脑袋比金宫宴会的剩菜还杂乱,且同样不讲究分类。
梅琳达说这是成人礼临近的缘故,华纳海姆的秘仪师也曾被召来查看,对方隔着帷幔握过她的手腕,称星辰与心语的神格正处在“归潮期”,等成年仪式完成便会稳定。说这话时,秘仪师的心中却闪过一幅古老徽记:星藤环绕弯月,中央托着没有瞳孔的眼睛。
阿妮亚追问那是什么,对方立刻屏蔽心神,只说自己想起了华纳海姆旧神殿的壁画。梅琳达坐在旁边,指尖在银杯上停了片刻。那点停顿落进女儿眼里,比整段解释更具分量。
她没有立刻拆穿。
金宫藏着秘密并不稀奇。多诺万的议政桌底下可能压着足以发动三场战争的旧盟,德米特里厄斯的书柜里封着连名字都不该念出的梦魇,达米安那张永远冷着的脸后面,最近也藏了某种令雷金瓦尔半夜发疯的东西——问题只在于,这回秘密与她有关。
她最近甚至还发现自己不论是能力、还是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,都与万里之外的华纳海姆有所联系,知情者又全都表现得像受过同位导师的训练,连沉默都带着家族式的整齐。
她最先去找了德米特里厄斯。
长子的藏书室在金宫北塔,门外刻着防止梦魇逃逸的符文,窗边堆着从世界树根部拓下的古字。德米特里厄斯坐在长桌尽头,翻阅一卷边缘焦黑的羊皮书。阿妮亚推门进来时,他没有抬头,只把旁边那卷会咬人的古籍往远处挪了挪。
“大哥。”她坐到对面,双手规矩地放在桌上,“阿妮亚有个严肃的问题。”
“你上次这样开口,严肃的问题是能不能把时间符文用来延长蜜糕的保存期。”
“那也关系到维奥隆尼尔的民生。”她毫无愧色,随后把掌心摊开。银色神纹沿腕骨浮现,在室内昏暗光线中显得格外清楚,“这个不是阿斯加德王族的纹样,对吗?”
德米特里厄斯终于抬头,他看过那道纹路,脸上依旧没有明显变化,翻页的手却停住了。阿妮亚试图靠心语术寻找答案,只听见井水漫过石阶的回声,深处有纺轮缓慢转动,像诺伦三神正将某根线从他心里抽走。
“你知道。”她说。
“我见过相似记载。”
“在哪里?”
“华纳海姆的星历。”德米特里厄斯合上书卷,语气平稳,“更完整的答案不该由我代替母亲告诉你。”
阿妮亚盯着他半晌,觉得德米特里厄斯若有朝一日遭遇绑架,审讯者大概会在得到情报前先被他的说话方式逼疯。她将手收回袖中,皱起的鼻子泄露出她相当的不快:“替我选择什么时候知晓有关自己身世的秘密,难道这属于某种高尚保护吗?为什么你们都这样?”
兄长垂下眼睫,视线落在她那截被衣袖遮住的腕骨上,他难得从表情里泄露出了些能称之为柔和的东西,开口道,“有些真相在你尚未能选择时说出口,会把你交给另一群想替你做选择的人。父王母后已经煎熬得足够久了,但这件事仍该由他们承担。”
“那你呢?”
“或许我负责承担沉默。”
他的回答听不出推卸,反而相当坦荡,阿妮亚反而更难发作。德米特里厄斯从来不靠温柔安抚谁,他只把自己所在的位置说清,再允许旁人恨他。她坐了片刻,忽然问,“达米安知道吗?”
这次,她听见世界树根部的回声出现了细微的变化。
“不。他不知道。”
阿妮亚胸口松开,又在下一刻生出自己也不明白的失望。她想知道秘密,却不愿达米安被隔在外面,想到他若知情却瞒着自己,怒意会先烧起来,确认他同样被蒙在鼓里,又觉得那个总能处理所有麻烦的人居然也有无法触及的地方,于是心疼又跟着这些复杂的情感一同升腾。
“你为什么先问他?”德米特里厄斯道。
“因为次子管得最多。”她答得理所当然,“如果有人打算把阿妮亚送去华纳海姆,他肯定会先和父王吵架。”
“只是因为这个?”
阿妮亚盯着他看,兄长的瞳色在阴影里近乎深色,静静看着她时,总让人怀疑自己是否正被某段未来审视。她突然想起王储受封那晚,达米安停在自己唇上的目光,以及额间短暂得令人心烦的温度,手指随之蜷了蜷。
“大哥今天的问题也很多。”她站起身,裙摆扫过桌脚,“阿妮亚不喜欢。”
德米特里厄斯没有阻拦,只在她走到门边时说道,“在你的成人礼前,别独自进入维奥隆尼尔最里面那道回廊。”
阿妮亚转头:“那里有什么?”
“封存的房间。”
“为什么不许去?”
“因为我了解你。”他说,“你不是总有自己的想法吗?我需要提醒你做事前认真思考。”
这句话听上去像提醒,内容却近似引诱。阿妮亚面色复杂地离开北塔,走出很远才确定德米特里厄斯就是故意的。命运之神若想推动某件事,手段依旧保持着令人恼火的迂回,他只需在小公主面前摆出半扇关着的门,剩下半扇会由她亲手踹开。
然而那天下午,她没能立刻回维奥隆尼尔。
多诺万召集王族讨论成人礼安排,神王殿内摆着来自九界的仪典册,祭司与掌礼官围在长桌旁,争论华纳海姆的星祭仪式应当占据多少时辰。
阿妮亚刚走进门便被密集心声撞得太阳穴抽痛,脚步短暂晃了下,站在王储席位旁的达米安立马看见,手掌托住她手臂,把人带到远离众神的位置。
“又听见了?”他低声问。
她按着额角难受的点头。达米安向前半步,肩背恰好挡住议席方向。神格在他周身沉下,无形屏障沿地面展开,将那些凌乱声音隔在外面。世界重新安静时,她还扶着他的手臂,指尖下是王储礼服覆盖的紧实肌肉,温度隔着衣料传来。
从受封那晚以后,达米安很少与她单独相处。他依旧会在议会后让人把她喜欢的甜点送去维奥隆尼尔,仍记得检查宫殿结界,偶尔在长廊碰见,也会皱眉问她为何没披外袍。
可他总有军务,总有使臣,总能在她准备走近时找到恰当的距离。那种回避做得极有分寸,旁人只会认为新王储事务繁重,阿妮亚却从他眼角细微的紧张里看得清楚。
“你最近为什么躲我?”她没有松手,直白的仰脸问他。
达米安眼睫微动,神情仍然没有什么大变化,“我很忙。”
“哦。王储殿下忙到连维奥隆尼尔的晚餐都吃不了,前天却有时间参加华纳使臣的狩猎宴。很好玩吗?”
“那是政务。”
“狩猎宴上有三位女神想嫁给你,其中一个在心里把你们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”阿妮亚语速极快地说到这里,胸口那阵不合时宜的烦躁彻底发酵起来,“她想的名字很难听,有损金宫颜面。”
达米安沉默片刻,似乎在决定该先追究她偷听旁人心声,还是解释自己根本没注意那几位女神。“我没有和她们议婚。”
“那你和谁议?”
“谁也没有。”他回答得太快,随后察觉这句话里的急切,眉心便皱得更深,“这与你无关。”
她手指从他臂间滑开,阿妮亚看见达米安嘴角抿紧,似乎想把那句伤人的话收回,神王的声音已经从高处传来,让他们入席。她冷笑了一声,到底没再追问,只是提着裙摆走向梅琳达身边,经过他时故意压低声音,“您说的没错,当然与我无关。未来神王想娶谁,阿妮亚这种闲杂公主管不了。”
雷金瓦尔在剑鞘里骤然响了一声。
议席旁几位神官同时闭嘴。达米安按住剑柄,脸色比那把差点自行出鞘的神器更难看。他没有在众人面前解释,视线却始终压在阿妮亚后背,直到她坐到神后身边才移开。
整场议会围绕成年仪式、使臣座次与九界贺礼展开。阿妮亚听得心不在焉,心语术却偏在这时格外勤奋。她听见礼宾官担心约顿海姆的礼物会把金宫的地板冻裂,听见某位祭司暗自嫌弃光精灵的服饰过于刺眼,还听见华纳秘仪师再次想起那枚星藤环月的徽记。
更远处,达米安的心神被雷霆封得严密。偶尔有碎片从屏障边缘漏出,短得来不及组成完整意思。
她会有自己的未来。
别看她。
放手。
随后是更锋利的痛意,像手掌握住剑刃,明知会流血也不肯松开。阿妮亚猛地抬头,正撞上他的视线。达米安很快看向多诺万,侧脸恢复王储应有的冷静,唯有按在雷金瓦尔上的拇指将皮革压出深痕。
她仍在刚才那句“与你无关”的气头上,将那些碎片与近来的回避放在一起,瞬间得出了最容易伤害自己的解释:达米安在准备离开她。
他成了王储,婚姻会被写入盟约,她也即将成年,神王与神后迟早会替小公主挑选合适对象。那些从小拥有的权利正在被礼法收回,闪电宫的门不会永远向她敞开,哥哥也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神后。
这个念头让她整晚没有胃口,宴后回到维奥隆尼尔,女官送来的蜜糕只被戳出几个愤怒的小洞,连最受宠的花生馅也没能幸免。贝基恰好来陪她试成人礼首饰,看见那碟惨状,立刻让侍女们退下。
爱与美之神坐到妆台旁,仔细看过她的脸,“你和达米安吵架了?”
“没有。”阿妮亚摘下星冠样品,随手扔进软垫,“他现在是王储,忙着为九界和平狩猎和娶妻,哪有时间和我吵。”
贝基的眉梢缓慢挑起,她拥有洞悉情愫的神格,平日看人动心比看天气还容易,偏偏阿妮亚与达米安之间的东西缠得太久,亲情、依赖、守护与欲望压在同根上,连爱神也很难凭眼睛把它们拆开。可小公主这副烦躁的模样已经提供了足够证据。
“娶妻。”她意有所指地复述了一遍,“他要娶谁?”
“阿妮亚怎么知道。和我无关。”
“那你生什么气?”
“因为名字难听。”她乱找了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理由回答。
贝基看了她片刻,决定给这段逻辑留下最后一点尊严,没有当场笑出声,“亲爱的,你有没有想过,你不喜欢的也许和名字关系有限?”
阿妮亚将目光转向窗外,通往闪电宫的廊桥仍被花藤占据,白色花冠在夜风里齐刷刷朝向同处,连掩饰都懒得做。她恼怒地拉上帷幔,隔绝这场由自己神格组织的公开处刑。
“花也不懂事。”她深吸了一口气说。
“嗯。”贝基端起酒杯,语气十分宽容,“没错,整座维奥隆尼尔只有我们小阿妮亚最清醒。”
密友走后,阿妮亚躺了很久仍无法入睡。窗外星藤擦过石墙,沙沙声与梦中森林的水声混在一起。她翻身时,掌心的纹路再次发热,银绿色的光芒从指缝漏出,竟与寝殿深处某个位置遥相呼应。
德米特里厄斯那句提醒适时浮上脑海。
她在床上坐起,犹豫只维持了足够让良知进行象征性发言的片刻,便披上外衣,拿起星灯。维奥隆尼尔是她住了数百年的宫殿,每道楼梯与暗廊熟悉地抹黑都能知道哪里是那里,然而寝殿后方那片区域常年由梅琳达的秘术封锁,女官只说里面存放着旧王室器物。她沿掌心力量的牵引走过花廊,在尽头壁毯后找到条从未见过的窄梯。
星灯照出阶面浮尘,这里显然很久无人踏入,她走到最下方,面前出现石门,门心嵌着陌生徽记。
——星藤环绕弯月,中央的眼睛紧闭。
阿妮亚毫不犹豫的把手覆上去,门上的眼睛睁开了。
掌心神纹与门扉彼此辨认,封存数百年的秘术便在她面前逐层退去。石门开启时,干燥空气裹着花香涌出来,门后是一间被时间遗忘的星室,与普通库房毫无相似之处。
穹顶绘着夜空,墙边放着小得不合神族尺度的摇篮,星藤纹从摇篮脚一路缠上护栏。几件婴儿衣物叠在箱中,颜色早已褪去,领口却绣着同样徽记。
阿妮亚停在门边,心脏突然一下下跳得发疼。
她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对这里感到熟悉。记忆里没有这间屋子,身体却认得箱中旧衣物的气味,也认得墙角那株早已枯死的花枝。她靠近摇篮,指尖碰到护栏,星辉便从木纹深处渗出,整座房间随之苏醒。
穹顶暗淡星图重新运行,枯枝抽出银绿新芽,箱子自行打开,露出压在衣物下方的护符。那枚护符以星石制成,表面没有阿斯加德王族的乌金雷纹,只有华纳旧语刻成的短句。她读不懂文字,心语术却越过语言,将某个已经消散数百年的意念送进意识。
把她送到树根,别让他们找到星辰。
她会活下去。
声音里裹挟着风雪与婴儿的哭声。阿妮亚手指发颤,护符从掌心滑落,落地前被突然伸来的手接住。
达米安已经站在她身后,深色寝衣外只披着王储长袍,雷金瓦尔已经出鞘半寸。维奥隆尼尔封印破开时触动金宫防御,他显然从闪电宫直接赶来,发梢还带着夜间潮气,胸口起伏尚未平复。确认屋内没有敌人后,剑身才缓慢归鞘。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阿妮亚问。
“设在你身上的结界给我报的信,我以为你有危险。”他的视线从苏醒的星图移到摇篮,最后停在她发白的脸上,“这里是哪里?你碰了什么?”
她指向护符,达米安没有立刻交还,先用神力试着探查其上是否有诅咒。银蓝电弧掠过星石,华纳某支早已失传的旧语随之浮起,文字在墙面投下影子。尽管通晓各族语言,他仍然看不懂完整句意,却认得末尾象征星辰支脉的王族徽号。
“这不是普通护符。”他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空,“它认识我。”
达米安抬眼,脸上短暂掠过某种难以判断的情绪。他看她,长久以来被忽略的细节也同时回到脑中:维奥隆尼尔种满华纳花枝,梅琳达亲自设下的封印,多诺万面对她异常神格时过分沉默,还有德米特里厄斯那些从不肯说尽的预言。
阿妮亚伸手拿回护符。指尖触碰的瞬间,星室里残存意念再次涌来,这次比先前更猛烈。无数陌生心声从墙壁、摇篮与旧衣物中苏醒,层层压进她的意识。有人喊着关闭边境,有人祈求世界树保护婴儿,女人在哭,刀锋穿过门扉,最后是多诺万年轻而冷峻的声音,让随从把襁褓交给他。
她踉跄后退,肩背撞进达米安怀中。
“放开它——”他搂住她肩背,手扣住她手腕,想将护符取走。阿妮亚却因神力失控攥得更紧,星枝纹沿手臂迅速向上,眼前的房间被华纳海姆旧日战火覆盖。
心语声早已超出能承受的范围,像数百年前死去的人全挤在此刻要求她记住。
达米安没有强行掰开她的手,他抬臂把人完整圈入胸前,掌心护住后脑,神格从相贴之处沉进她紊乱的心语。外界声音被逐步推远,只余他的心跳隔着寝衣撞上耳侧,稳定而有力,和她幼时每场失控里听见的一样。
“阿妮亚,看着我。”他轻声说。
阿妮亚眼前仍是连绵不断的血色,指甲掐进他的手臂。达米安低下头,脸停在她能辨认的距离里,眉峰因焦急压低,瞳仁边缘浮着雷霆神格的电光色,鼻翼随呼吸略微翕动。他托在她后脑的手没有移动,只是拇指压住耳后脉搏,让她从那点清晰触感里找回自己。
“我在这里,这里只有我。”他温柔的声音穿过噪音抵达意识,“别追那些心声…深呼吸,听我的心跳。有我在你身边,我不会让任何东西伤到你,永远不会。”
她努力试图照做,护符中的哭声依旧刺耳,达米安便把屏障压得更深,甚至主动松开部分心神,让自己的存在覆盖那些残响。阿妮亚从他严密防守的神格里听到断裂碎片:她会疼,先让她松手,不能再伤到她。更深处还有被他立即封回去的东西,炽热得使她心口发麻。
他在害怕。
阿妮亚突然明白,达米安怕的从来不止心语术伤到她。他也怕自己被听见。那份恐惧在他看向她时贴着欲望生长,越用力遮掩,轮廓越清楚。她还来不及分辨,护符从终于放松的指间落下,星室恢复原貌,身体也因脱力向下软去。
达米安把她抱起来,动作熟练得像几百年未曾改变。阿妮亚的脸无力地贴在他颈侧,呼吸落过皮肤,察觉他肌肉骤然绷紧。她成年后的身体与幼时已经全然不同,胸口隔着薄衣压在他身上,腿弯由手臂托住,距离近得足够听见两个人同样失序的心跳。
“放我下来。”她低声说,却没有立刻挣扎。
“你刚刚都站不稳了。”
“王储殿下最近不是——”她没忍住,虚弱的咳嗽了一声,又慢慢补上那句未完的话,“很懂得保持距离吗?怎么现在不保持了?”
达米安下颌绷紧,抱着她的手臂没有一点松懈,“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阿妮亚,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”
“那什么时候才是?等你把我送去成人礼,再替我挑好未来?”她抬眼看他,心语术失控后的水意还积在眼底,“我刚才听见了。你想让我有自己的未来,所以你准备放手。你有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?”
他停在原地。星图流过两人头顶,花枝沿墙面不断生长,给那张素来冷静的脸投下游移阴影。达米安看向她眼角,视线又移到唇边,停顿短得几乎无法捕捉。
“你还没有想清楚。”他说。
“我什么没想清楚?”
达米安没有回答,那句话显然越过了他愿意解释的边界。他把她放到铺着软毯的石台上,长袍脱下来盖住肩膀,动作照顾得周全,眼神却退回王储与公主应当有的距离。
阿妮亚心里那点委屈被彻底挑起,“达米安,连你也要替我做决定吗?”
“我只是不希望你被今晚听见的东西影响。”
“包括你的心声?”
他指节骤然紧了下。
石门外传来急促脚步,月辉秘术先于来人涌入星室,将四周失控花枝安抚下去。梅琳达出现在门边,银白睡袍外披着神后长衣,发冠尚未系好。她看见苏醒的摇篮与落在地上的护符,即使早已是意料之中,面色也在短短瞬间失去血色。
阿妮亚从石台站起来。达米安伸手想扶,又在她自己站稳后停在半空。梅琳达将那个细节看进眼里,随后走到女儿面前,指腹拂过她腕间仍未褪去的星纹。
“母后。”阿妮亚问,“这里是谁的房间?”
神后沉默很久,她从来拥有安抚众神的从容,连战争消息送进金宫时也不会让情绪先于判断显露。此刻她的眼睛却只落在女儿脸上,像在寻找多年前被自己抱进怀里的婴儿,又像终于抵达早知会来的审判。
“阿妮亚…这是你的房间。至于那些东西——”她深呼吸一口气,才能接下之后的话语,“也都是你的。”
阿妮亚的呼吸停了下,“可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知道?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?”
梅琳达伸手想碰她,指尖停在脸侧,最终仍落上发丝。“因为这间星室在你来到阿斯加德那年便被封存。那时华纳海姆仍有人寻找你,为了你的安全,我们不能让任何线索离开金宫。”
“来到阿斯加德?”达米安在身后重复。他的声音相当低,雷金瓦尔却在剑鞘内发出沉重低鸣。
梅琳达转头看向次子,仿佛已经明白继续用亲缘决定谁有资格听见,只会让这个夜晚生出新的伤口,最终做出了宣布。
“你们都该知道了。”她缓慢地说,“阿妮亚并非出生在金宫。她来自华纳海姆,也没有德斯蒙德王族的血。”
星室深处,刚开放的花枝同时静止。阿妮亚望着母亲,许多问题挤在胸口,最终没有哪句先出来。达米安站在她身后半步之遥,脸上看不见解脱,连震惊也被压得无法动摇。他只缓慢抬手,扶住她因为失神而向后退去的肩。
那只手仍属于陪她长大的哥哥,掌心温度与数百年前毫无分别。血缘却在梅琳达的话里退开,给他们之间留下空旷得令人眩晕的位置。
阿妮亚听见他的心脏重重跳了一下。
随后,雷霆封住了全部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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